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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启，男，1915 年生，福建德化人，文学学士。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海关史研究专家、厦门大学

历史系教授。1937－1941 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小学教员、中学校长、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

史教研室主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主任和名誉主任，曾任厦门市政协委员、中国海关

学会理事等。著有《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近代海关名词及常用语:试用

本》、《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及民国部分）、《中国近代海关常用词语英汉对照》（与第二历史档案馆孙修福合

著）、《从明代官手工业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等专著。其中《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1995 年被国家教

委评为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 年再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 年，《中国近代海关史》(全一册出版)分别荣获第四届吴玉章奖

优秀奖、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并入选“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

矢志不渝 上下求索

———访陈诗启先生

●陈诗启 ■水海刚 郭崇江

●史家访谈

■：陈先生您好！您是著名的学界前辈，同时也

是诸多青年学子及学者仰慕和学习的榜样，在您的

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认定目标、不畏艰难、努力

奋斗的精神。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四十余年里，您取

得了极高的成就。我们能不能先从您的人生经历开

始谈呢？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

究道路的？

●：首先说一点，称我是著名的学界前辈、许多

青年学者们仰慕的榜样，这几句话我觉得太过誉

了，我绝不敢当。我只是一个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

老年人，一个平凡的老年人，说不上有名。还有，说

我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我发表的论文在学术

界只是一般的著作，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
我是怎么样走上学术研究这条路的？这大概要

从我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讲起。1941 年夏天，我大学

毕业，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国立第一侨

民师范任教。1942 年秋天，在时任厦大校长萨本栋

教授的推荐下，我担任了闽西长汀县立中学校长。
后来，因疲于应付人际关系，再加上对于机械的行

政工作日益失去兴趣，便萌生转变就业方向的念

头。1945 年 5 月，我有幸进入母校厦门大学工作，但

当时因并不具备从事大学教研工作的资格，便担任

校总务处庶务主任。在任职期间，我便争取时间，全

力充实知识，开始从事系外中国通史的教学。1953
年，厦大进行大规模的教学改革，历史系课程激增，

教学人员不足，我便被组织上委任为历史系讲师，

专门从事教研工作，这是我亟盼多年的愿望，自此，

我便一心一意地在大学从事教研工作。
■：我们知道，您刚从事学术研究时，是主攻明

清史研究的，请问当时您是有意识地做这样的选择

吗？

●：这实际上是和我的教学相关。我当时到历

史系来，系领导就分配我教两门课，一门是中国通

史里面的明清史，另外一门是中国近代史。我教明

清史，就去查明代教材和材料，查到些明代很多工

场的材料。从那个时候起，对工场、工人问题很重

视。我们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我也就有

意识地选做这个题目。我的第一篇正规的史学研究

论文《明代的工匠制度》，是和当时的研究主流有关

系的。
■：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如何相辅相成、互相

促进而相得益彰，是一个让许多年轻教师为之头疼

的问题，请问，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生涯中是如何处

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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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好平衡。我一进到历史

系来，没有很多的历史知识，又需要教明清史、近代

史这两门基础课程，任务很重，还要搞研究工作，当

时也没有办法。所以，我第一年就完全做教学工作。
教学的工作，我很注意三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我们

旧社会来的人，都没有系统念过马列主义，为了提

高理论的修养，我就去听经济系的课。当时有很多

老师都去听这门课，而且我还听了王亚南先生的

课。理论很重要，学习马列主义，这个是基础和根

本。第二个就是把全国各个大学有关明清史的教材

都搜集来，自己整理一下，做自己的教材。第三就是

有新的看法就吸收，这样做对自己以后的研究很有

利。我就是从这三方面着手开始明清史教学的，并

参考其它的书，同时，资料也搜集了不少，在教学的

基础上搞明代工匠制度研究。在研究工匠制度时，

开始我是学习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

书对雇工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都写得非

常清楚。所以，我就根据这本书的理论来写。这些研

究工作在教学当中，用写教材的方式来练习，教材

有系统性、科学性，对论文写作的思维又有很大帮

助，可以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几年后，对教学的内

容相对熟悉后，科研的时间也就相对充裕了。但是，

既要教书又要研究，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没有什

么特别的方法，就是在时间方面拼命抓。周末、公
休、寒暑假等等所有的时间，都不让它飞过去，都用

来搞研究工作。真的没有什么方法，就是非常勤，非

常用功，一点时间都不浪费。所以，我比别人搞的多

一点，就是尽量利用时间，一分钟都不浪费。经过了

两三年的刻苦努力，我的《明史讲义》被教务处作为

交流教材，在各大学进行交流和使用。同时，在研究

方面，我研究明代官手工业也取得了一点微薄成

果。
■：在明清史的研究中，您从明代的工匠制度

入手考察明代的官办手工业，并在 1958 年出版您

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请问，

这一时期的研究为您之后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
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呢？

●：我在 1959 年后专任中国近代史教学。跟着

教学方向的转变，我的科研也向中国近代经济史方

向转变。经济史专题研究中有个问题就是海关的问

题。我就很奇怪，海关是中国管理进出口贸易的机

构，为什么被外国人管？发现这个问题，对我影响很

大。我研究海关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研究

海关史同其它的课题是完全两样的，并不是在官手

工业基础上搞出来的，官手工业是我们中国自己

的，海关是外国人把外国东西搬到中国来的，但之

前教学、研究方面的经验还是对我后来的海关史研

究有相当的帮助。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对于中国近

代经济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了解得不够深刻，因此研

究成果并不多，可以说，只是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

究添了一些砖瓦。
■：您是在一个极其困难的处境下展开中国近

代海关史研究的，在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

态促使您去开拓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呢？

●：我之所以走这条路 （指研究中国近代海关

史），一个是文革中学校都关门了，我的工作也被停

止了，工资只发生活费，我的家庭因为我的关系受

连累，我的爱人也被划成黑五类，小孩子也受牵连。
开头三四年是劳动，纯粹的体力劳动，比如拉车、养
猪、种菜。到后来（1972 年），我被定性为“内部反革

命”，红卫兵觉得我已经定性了，他们就不大管了，

不叫我再劳动了，把我关在我们历史系的资料室。
资料室当时的负责同志同情我的遭遇，从不歧视

我，每次都叫我提前下班去吃饭，甚至不分配我任

何工作，我因此有了完整的空闲时间。与此同时，我

的家人都在家里赋闲，这时我想，我们是读书人，呆

在那边没有事做是不行的，心里不甘心时间白白浪

费，因此，决定开始我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原

因）。还有一个（原因），“四人帮”搞的那些文章，当

时我们都要看，都要学习。“四人帮”的目的是适合

的就拿起来，不适合的他就去掉，不是按照史料来

做研究。这一点，我们作历史研究的人就很不赞成

把史料乱改。我就因为这两条，下定决心，利用时

间，写出实事求是的历史。那么，我为什么会研究海

关史？因为当时，也不知道要管制到什么时候，“文

化大革命”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结束。认为选海关

史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包含的问题很多，你关

我多久，我就可以做多久。再就是海关长期为外籍

税务司把持，它的所有档案长时间都不得为外人翻

阅或研究，造成百年来学术界没有一部完整、系统

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我决定利用空闲时间，填补这

个空白点，把撰写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近代海关

史，作为持久的奋斗目标。
■：我们知道，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您在一个

艰苦地条件下开始为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做准备，

八年里，您和您的家人一共搜集、整理了高达三百

万字的资料。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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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被关在资料室，得以以资料员的名

义，到学校图书馆各书库去查阅资料。当时学校教

师阅览室的管理员同志对我很优待，让我进书库，

什么书我都可以看，可以借出来摘录。所以，资料方

面的问题就解决了。后来，由于不能进到书库里去

了，恰好我有一个表弟在师范学院做老师，师范学

院的书比我们这边的多，我要什么书，就写信给他，

他借了书就寄给我。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我一个人怎么能够抄这么多呢？后来想，家里的

人都被划作黑五类，但都没有被管制，又都没有事

做，家中生活清苦，被人歧视，受人监视，心里也都

很苦闷，我就想叫他们做一些辅助的工作，他们的

心里就不会那么痛苦。我就回家去告诉我的爱人：

我们与其这样天天艰难痛苦，还不如来做一些工

作，使大家比较痛快一点。我打算搞海关史，你们来

帮我抄资料，将来假定做出成就来，大家都高兴。我

的爱人同意这样做，就叫我的四个小孩子，两个男

的，两个女的，全家一起抄写。我在资料室的时候，

每个周六可以让我回家，我就把借的书偷偷地带回

家去，让他们分工去抄。抄完了，第二礼拜我又再去

借一批书，把这批抄完的书带回来，还给图书馆，一

直这样做，差不多做了六七年。
■：1985 年，由厦门大学与中国海关学会合办

的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海

关史的研究已获学术界广泛承认，成为一门“显

学”。我们知道，先生您在这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

您能为我们谈谈这个过程吗？

●：1979 年，我一被平反，就开始利用整理的

资料写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叫《中国海关行政组

织》。这篇文章写完，就寄给《历史研究》。《历史研

究》看到我这篇文章，非常高兴。杂志的研究室主任

就写信给我，认为我的研究没有人做过，希望以后

多发表此类文章，请我再写一些关于海关行政组织

的和赫德的评论的文章。后来，我写了第二篇文章，

论述清朝政府已不满外国人掌握中国海关，想要把

海关改组，设立一个税务处，用税务处的官员来管

海关。这篇文章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我当时

很高兴，对海关史的研究更有信心了，我觉得我的

研究对了路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专心研究海关

史。之后，看到许多文字资料，觉得中国近代海关很

复杂，内容太多，我一个人没有办法研究清楚，还是

组织一个机构，培养更多人来一起研究。1985 年，我

就想组织海关史研究中心。在学校的支持下，设法

同福州、北京海关总署取得联系，在当时刚成立的

海关学会的同意与支持下，于 1985 年 11 月，成立

了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我被推为研究中心的主

任。我那时候年纪还轻，也有干劲，就接受了这个职

务。成立大会开后，开头做什么？就是要巩固这个组

织。组织怎么样巩固呢？就是要编一部系统的中国

近代海关史，还有就是要准备召开国际研讨会，拓

展学术视野并扩大学术交流。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在成立后，厦门大学

成为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重镇。多年来，凡提海

关史研究必提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陈先

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同时也在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方面为中心的发展、壮大做了许多贡献，在成立

之初，它的人员构成及工作重心是什么呢？

●：当时没有人搞海关史，我就邀请跟我志同

道合、又有学术水平的一些同事合作研究。有两个

都是我们系的教员，一个是林仁川教授，还有一个

是傅宗文教授。还有当时经济学院的院长，以及现

在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工作的薛鹏志同志（他当时是

专职到中心来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有三四个人

了。中国海关学会不仅派两个人来，还出有经费两

万元支持，研究中心就这样组织起来了。我自己当

时对海关史研究最后会搞成什么样，也没有太多把

握，我就招研究生跟我共同研究。现在的中心主任

戴一峰教授就是当时的第一届研究生，前后一共招

了大概七八个研究生。
中国海关史中心成立后，我们当时就在想，中

国基本上没有人研究海关，少部分研究海关史的那

些学者因为不能看到原始档案，所以研究也不系

统。也就是说，中国近代没有海关史，没有一个系

统、全面的海关史，所以，我就决心写一部集中、全
面的海关史。我们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别人也慢慢

起来了。现在复旦大学也在搞，他们也成立海关研

究机构了；在外国也有一些机构。除了集中精力编

写海关史外，当时中心成立后的工作重心就是想要

巩固和发展中心的组织，收集海关档案资料，编辑

一部海关常用词语的英汉对照，翻译出版外国的著

作，举办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外单位合

作编译出版海关档案，出版《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

动态》，报道研究中心活动情况，定期派员巡视各海

关，协助各关关志的编写等。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成立后，在您的倡议

和主持下，先后主办或参与筹办了三次国际学术讨

论会，扩大了国际交流，请问，您如何看待国际交流

对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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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是很重要的。但说起中国海关史

中心参与或主办的国际会议，也算是机缘巧合。我

从前是研究明史的，1958 年出版的官手工业这本

书，虽然只有 11 万字。但这本书发行到香港去，香

港大学校长、中文系的主任，看到这两本书，觉得很

好，结论不错。天津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举办第一

次全国明清史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参加。香港大学

校长王赓武教授，他也去参加。在会上，他与我交

谈，提起看过我的这本书。后来，我就写信给他，我

说我现在搞了个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想举办一个

国际会议。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名气、没有地位，香港

大学世界上有名气有地位，我说是不是请你们带头

来举行这个海关史第一次国际会议。他回信给我说

可以，他已经同研究历史的两位老师（谈过），请他

们负责筹备。我就各个学校去查，看世界上有哪几

个人研究海关史，就请他来。王教授也认识一些人，

这样一来，我们同他合起来，举行了第一次的国际

会议。这次会议，由中山大学、《历史研究》、《近代史

研究》、我们厦门大学海关史研究中心，以及香港大

学，五个单位联合合办，由我们研究中心牵头。来参

会的有二十多人，并来了两个美国学者。在这个会

后，中山大学等四五个单位同我们联系，要举办第

二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在我们学校召开，由我们研

究中心做主人。这次来的人就比较多了，大概有三、
四十个。第二次以后，我就计划在美国、日本、台湾

继续开下去。我同美国来参加会议的学者商量，第

三次在哪里开好？他建议还是在香港，在中文大学

开。于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王赓武教授以及当时在

中文大学任教的许倬云教授、我们学校的副校长郑

学檬教授的帮助下，我们申请到台湾的蒋经国学术

基金的资助，1995 年，便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第

三次的国际会议。来参加会议的，大概有日本、加拿

大、我们大陆，还有香港以及香港附近的大学，有四

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这是我们海关史研究

最盛的时候，一下子就召开了三次国际会议。三次

国际会议都出了一个动态，中国海关史的研究就传

到外国去了，扩大了国际交流与影响。另外，通过三

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海关史的基本问题，慢慢

都清晰起来，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深受启发，获益良

多，这是关起门来做学问所不能获得的东西。
■：您先后在 78 岁和 84 岁高龄完成《中国近

代海关史（晚清部分）》和《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

分）》两部巨著（计 91 万字），填补了历史学领域长

期遗存的一大空白，为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留下了

传世之作。请问，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评价这两部著

作的？

●：我对自己写的这两本海关史，都不满意。因

为我后来看到中华书局的那个《密档》（指《中国海

关密档》），觉得差的太多了，所以，对出版的（《中国

近代海关史》）觉得不满意。教育部把这本书（指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海关史》，系晚清与民国

的合订修改本）列作研究生、博士生的教材，我心里

是很惶恐的。因为我看了《密档》以后，觉得里面每

一句话都是实在的，这个是最好的、第一手的资料，

我这（两）本书相较《密档》差的太多了，需要作进一

步的补充和修订。
■：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海关是列强控制下

的“国际官厅”，陈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该如何

看待海关在中国近代所产生的影响？

●：海关总税务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总署署

长。总税务司赫德，他自己讲海关是国际性的。为什

么是国际性的？因为是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这个

国家可以来，那个国家也可以来做生意、开工厂。我

们现在一般叫做它国际官厅。这个国际官厅对中国

近代有什么影响？现在辩论很多，还没有最后的结

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做研究不能根据你自己想

象，一定要有资料作根据，没有资料，只有理论是不

行的。海关是由二十几个国家职员组成的，它不是

由一个国家（的人员构成的），所以，赫德叫它做国

际性。（海关职员数量的分配），大概是按照当时各

国对中国的贸易额，贸易额多的，海关就用这个国

家的人比较多；贸易少的，人就用的少。（海关）虽然

是国际性的，但主要是由英国掌握，因为英国最早

来中国，中国的语言、风俗、习惯它都比较清楚，英

国在中国的势力是最大的。所以，海关虽然是国际

性的，但是，它的领导者是英国的，近代海关从成立

到新中国成立，主要被英国人掌握。英国人为什么

要掌握海关？这不是赫德搞出来的，最先是第二次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来同中国打交道以后，对中国

的情况了解的很多，觉得要把中国吃下去很难，中

国这样大，人这样多，你要怎么吃？你发兵来打，也

不一定吃得了。他们当时就想出一个办法，仍然由

清朝统治中国，但要由英国来操控，这个以英国为

首的国际官厅就是从这里来的。各个国家怎么样听

命于英国呢？这一点，英国人赫德很厉害，管的非常

好。赫德管这么多国家，他单个人也没有办法，他就

同清朝统治者结合起来，叫清朝来管全中国，他自

己做太上皇。海关由英国人来管，我们中国是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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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其它国家也要来抢这个海关的控制权，也要

想做总税务司，他要弄的很圆滑，不然大家就不听

话。他能弄成这样，平衡各方的势力，让海关维持正

常的运作，是很厉害的。因为里面做事的都是外国

人，什么科长，署长都是外国人，所以叫做国际官

厅。
这个国际官厅是英国人做总税务司。既然是总

税务司，大权由他掌握。总理衙门是清朝最要紧的

一个要害部门，海关在外国都是财政部管的，但是，

清朝海关是属于总理衙门管的。但总理衙门也是保

守的，对新的东西它都不懂，也不太愿意同外国人

来往，它怕外国人来找清朝麻烦。海关是属于总理

衙门的，赫德拉拢总理衙门拉拢的很紧。当时，恭亲

王是洋务派，他主张要学外国的，同其他人不同。洋

务派掌握总理衙门，要学外国，自己不懂的，只好向

赫德学习，要赫德出来主持。1874 年，赫德在英国成

立了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等于第二个总税务

司。赫德要做什么，都是通过这个办事处。赫德有个

他最亲信的金登干，这是最服从他的人，金登干的

活动，都是根据赫德的方针政策去搞的。清朝洋务

派要搞军事，提倡建海军，但清朝的官员根本不懂

得海军、军舰、军队。这些都要问赫德，赫德就借机

打进总理衙门，它要买军舰，这个舰队要配什么舰，

清朝总理衙门都不懂的；要多少钱，也不懂的，什么

东西都要请问赫德。赫德同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

不同，李泰国才 28 岁就做总税务司了，他年轻，火

气很大，野心也很大，但没有眼光。赫德眼睛看的很

远，他对清朝官员比较客气，能够使清朝得到一点

利益的，他就尽量去替它办。所以，清朝看到他能替

自己办事，就慢慢相信他了。最后，赫德就慢慢能影

响到清朝的要人，比如恭亲王，同赫德最好了。他建

海军，都是问赫德。赫德就叫伦敦办事处、他的亲信

金登干去执行。他非常相信金登干，连他的家庭（赫

德是在中国，他的家庭在英国）都交代金登干替他

照顾。赫德工资非常高，在我们中国，一千两（白银）

一个月。还有，因为他掌管海关，当时中国要买什么

东西，要通过他，他就让金登干在伦敦买，还可以赚

到佣金。那个时期，清政府建设海军，他协助买军

舰、大炮，光佣金就可以赚得很多。他又把钱都汇到

伦敦去，叫金登干替他买股票。这样一来，清朝同赫

德搞在一起，海关力量慢慢变大。赫德叫中国要修

铁路，要开矿，要建邮政局，这些当时中国没有的、
外国有的，他都尽量介绍来，所以，海关管很多事

务。而且海关有钱，关税是由它管的。因此海关职责

就慢慢扩大，比如航运、邮政等，后来还建了一个大

学———同文馆，包括英文、俄文，培养这些可以同外

国人接触的人才。赫德也提倡派中国的孩童，到外

国去留学，这样海关就可以慢慢用中国人，不必全

用外国人。这一套洋务，都是赫德先搞起来的。所

以，赫德把外国海关的制度搬到中国来，海关的制

度是比较严密的，比中国的关税制度好的多了。海

关关税征收对清朝十分重要，清朝很看重它，可以

替它还赔款，第二次鸦片战争，赔英法的钱都是由

赫德从关税里面拨付的，所以清朝对他很信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海关由外国人来搞，对中

国是不是很有利？外国学者，包括美国学者他们都

是这样看的，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那么久，同赫德

的海关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攻打太平军，各海关

都支持清朝的军队。清军都是用洋枪洋炮，太平军

都是用刀枪，怎么打的过呢，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

清朝同海关结合得更密切了，也更加相信赫德。以

后，赫德就借这个机会来发展他的势力，发展英国

在中国的势力。赫德这个人，我们不光说他比较聪

明，行政管理能力很强，海关管的很好。没有赫德这

样支持清政府，清政府没有办法苟延残喘那么久。
清朝对外战争都失败，失败就要赔款，这些赔款的

支付也都是交给赫德办的。清朝到外国银行去借

钱，没有赫德做中间人，是很难有机会到外国借钱。
外国为什么要借中国那么多钱呢？因为有海关关税

作保，所以海关可以慢慢控制财政，进而控制清政

府，又如把中国没有的外国邮政搬进中国，中国原

来是民信局，那是旧的方法。海关把外国邮政制度

引进来，邮政制度比海关规模更大。邮政是每省、每
县，甚至乡里面都有，所以，清朝政府对于地方情况

的了解有的不如海关清楚，各地方海关给赫德提供

很多情报。赫德把这个情报传到伦敦去，伦敦金登

干向英国政府要人报告。中国有很多事都是英国包

办的，英国政府看对它有益的就支持，海关变成清

政府的太上皇。现在辩论海关对中国究竟是有利还

是不利，我的看法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要先知道

海关是怎么起源的，就是外国要用海关来管清朝，

叫清朝替它管全中国。要怎么样管，它出主张，甚至

同外国人打仗还要去请问赫德。所以，它的权力很

大，它的情报通到伦敦办事处，办事处就通到英国

的外交部，外交部就按照英国对中国的方针政策来

办，这个方针政策就是要把中国沦为英国的殖民

地。它怕其它的国家来抢夺它的地位，所以它就利

用海关，因而海关等于清朝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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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问题现在辩论很激烈。一方面认为

中国的海关变成英国对中国的统治机关；另外一方

面，认为中国这些新的东西，比如铁路、开矿，都是

通过海关传进来的，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这些引

进来的东西，都由海关和赫德及英国指派的人做

头，赫德是海关总税务司，还是总邮政司，下面邮政

局，县里面的邮政也是海关管的，叫做邮政司。其它

凡是赫德引进来的机构，领导人都是海关委任的。
虽然是他引进来的事项，客观上对中国是有利的，

但是各种新的东西都归总税务司管，整个中国就变

成海关管辖的了。英国政府也用这个办法来管中

国，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赫德这样管，这样拿，

清朝的官员就慢慢发觉了，后来张之洞，刘坤一两

个都反对赫德，联合起来写了报告给总理衙门，说

中国假定是这样一点一点被他拿去，中国以后就变

成英国人管了。他们非常厉害地攻击赫德，以后清

朝也慢慢发觉了。
要评价英国如何侵略和控制中国。我看最要紧

的就是评价赫德，因为海关在晚清时代基本上是赫

德管的。现在已经把海关里面最秘密的东西，最关

键的问题揭开了，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那九本密函

（指《中国海关密档》）。这九本是很重要的，要研究

海关史，这一部书我看是最好的。包括亲信的人来

往的通信，另外，赫德也讲了些真话，他跟金登干

讲，我就是利用我的地位把中国的东西搞出来。所

以，我主张就用这部书，才能真正表现出海关的本

质。海关自己写的文字，对中国有利的才讲，不利的

它都不讲，它都删掉。赫德也很怕其它国家抢总税

务司的职务。怎么抢，它里面都讲的很清楚。赫德也

非常自私，他的儿子有点神经病，不能做什么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伦敦办事处。如金登干去外国，

就请金登干的儿子来代理办事处，甚至还想让他的

弟弟赫政（根据《密档》，赫政是一个酒鬼，整日到处

游玩）接替他做总税务司。
■：先生您现在以 94 岁高龄仍孜孜不倦地每

天阅读、笔耕，这种勤奋、刻苦、几十年如一日的治

学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青年学者学习。请问先生，

在完成上述两大巨著后，目前仍然在从事哪些方面

的研究呢？

●：刚才我提过，我现在这几年来，都是在研究

《密档》。《密档》九本，一共六千多页。因为资料太

多，人家没有时间看，很少人引用，我想我既然关注

海关史，这九本《密档》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翻。所以，

我用六年的时间把这九本《密档》每一行、每一字地

看，看了以后，做出卡片来。先是把重要的东西都复

印下来，然后叫我的女儿替我把重要的剪下来。你

们看到的都是剪下来的，这个不会漏的，也不会错

的。现在卡片一大堆，已经在分类了，大约进行了一

半，大概一类可以编成一本书，估计可以编成十本。
我自己现在已经 94 岁了，一本书假定用一年时间

编写完，十本就要十年。我希望我能够再活五年，或

者六年，把这个《密档》主要的东西编出来。我这样

的年龄，编齐十本，恐怕没有办法。以前浪费了许多

时间，现在年纪已经老了，动作太慢，但是，我还是

遵照我们学校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我

就这样做下去，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直这样做下

去，做到眼睛闭起来为止。同时，我还想组织一个编

辑委员会，把我的卡片资料贡献出来，希望你们后

来的人，能结合这九本通信密函，写一部准确的、完
整的近代海关史。

■：最后，想请先生以自身经验来谈谈给学界

后辈的告诫和勉励吧。
●：我有几条建议。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正确

理解资料，不要歪曲，不能自己要讲什么就按照自

己的意思去研究，一定要按照资料的本意，一点都

不能歪曲。四人帮搞的那些文章都是假的，我是反

对的。所以，我搞海关史，要提倡正确的史料，不能

歪曲，这是一点。第二点，要有正确的作风。现在有

些人写书，要人家对他的评论都讲好的，不讲坏的，

这是他自己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还有一点，就是研

究海关史是比较难的，一定要坚持下去，海关管的

东西太多，范围太大。还有一点，要勤奋，海关的东

西太多，档案、文件太多。武汉的章开沅先生，我生

日的时候他写一篇文章，他说海关总署要每个海关

都要写关史，武汉这个海关也要请章开沅先生写关

史，结果资料一拿出来，一袋一袋，几十袋，他说我

看了就怕了，就退了，意思是讲我不怕，还可以写那

一本（《中国近代海关史》）。我现在还是抓紧一点点

的时间，晚上睡觉睡不了，我还是想海关史。前两三

年，有时候我失眠，十二点开始不能睡，到两三点钟

就爬起来。糖尿病影响眼睛，眼睛不大能看，我还是

坚持看一两个钟头，看到想睡了再去睡，我还是思

思念念地想去搞海关史。我想你们两位也一定有这

个决心搞下去，你们能搞下去，比我好的多喽，你们

年轻，我已经是人生最后的阶段了……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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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ick Weissman, Blues, The Basics ,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p.10- 13.

（上接第 98 页）

第一本有关黑人音乐的书籍在 1867 年出版，

书名为《美国的奴隶歌曲》（Slave Songs of the U-
nited States）,但该书并没有提到布鲁斯音乐，而只

是说黑人奴隶音乐中带有明显的“精神因素”，即黑

人宗教意味的思想内涵。美国学者认为，这种宗教

精神形式与现代美国黑人布鲁斯音乐形式有很大

的一致性。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黑人布鲁斯

音乐与其传统的宗教精神因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

现代美国黑人布鲁斯音乐的基本特征。①

尽管美国学者都认为美国黑人布鲁斯音乐正

式兴起在 19 世纪后半期，但人们并没有找到任何

证据说明确切的时间。经过 250 多年在北美的生

活，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不断接受北美当地的一些

音乐因素，因此，到 19 世纪后半期，美国黑人奴隶

音乐已经成为非洲土著音乐与北美地方音乐相影

响和融合的音乐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美国黑人布鲁斯音乐历史

渊源可以这样定论：这种音乐从 17 世纪开始就已

经在黑人奴隶中间慢慢形成和发展起来，在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正式兴起，它是美国黑人对自己的

不公平地位不满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后来又

逐渐形成为一种演唱风格。如今，布鲁斯音乐的演

唱风格已经风靡全球，得到众多人群的青睐，成为

音乐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因陈诗启老先生身体不能支撑过长时间的谈

话，故我们的访谈分为几次进行。每次访谈，老先生

都要克服身体不适的痛苦，正襟端坐来面对我们两

个后辈的访问，印象深刻，如镌字入石。几次访谈结

束之后，从陈老先生家走出来，都是夜晚华灯初上

时分，抬头望见一片星空，星空下，天水辉映之间的

芙蓉湖畔，闪烁着老先生所秉持的厦门大学 1921 年

初创以来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先生

以一生之力，秉坚持、勤奋之道，筚路蓝缕，锲而不

舍，披荆斩棘，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一片新

领域，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确实值得

后学者敬仰。在学术研究日益失去其昔日神圣光环

的今天，这种困境中的持守，实应是学人心中那片

神圣的星空。惟有此，方上不负先辈学者开创之功，

下以之为继往开来之望，谨此以与所有后学者共

勉。
（水海刚系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郭崇江系厦门

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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